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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接上期】

该书计划编撰 1000 千字 ，且公开
出版，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系统工程 。
这本巨著的总体架构、资料采集 、编辑
校对等工作之繁重、艰辛难以想象。我
的老战友陈兴培等担任 《华阳路街道
志》总编辑，我与他曾在街道关工委共
事， 对他印象深刻 。 他是一位经验丰
富，对下属要求严格，讲究工作效率的
领导， 他把部队雷厉风行的好作风带
进关工委的工作中 ， 因此他的口碑极
佳。 当陈兴培转任《华阳路街道志 》的
主编辑时，他多次打电话给我 ，请求我
提供曾在各大媒体上发表的作品 。 他
还通过志书编辑张伊婷的母亲陈老师

（潘中居民区退休干部 ）带口信 ，请求
我提供有关华阳路街道范围内的资

料。领导热切需要我的支持，作为华阳
人我义不容辞。我当场表态，只要是老
领导开口的事情，我一定照办 。 于是 ，
我翻找出一个个档案袋 ， 把历年来报
刊上发表的有关华阳社区的十几篇文

章，请小张转交给老陈。收到我提供的
资料后，老陈非常高兴，并来电说这些
资料非常有参考价值。能为《华阳路街

道志》尽一份力，我感到非常欣慰 。 出
版时， 我厚着脸皮对老陈说：“请给我
一本， 以后撰写华阳社区文章时作为
查考依据。 ”老陈一口答应，几天后便
托小张把书带了过来 。 当小张的母亲
把厚厚的 《华阳路街道志 》交给我时 ，
我如获至宝，开开心心地捧回了家。

《华阳路街道志 》 记述了 1949~
2010 年六十一年的老华阳路街道和
消失的武夷路街道的历史沿革以及二

十一个居委会的发展历史和变迁 。 如
今我撰写有关华阳的文章 ， 总会取出
《华阳路街道志》一一核对，以此为准，
才加以采信。 平时，我将《华阳路街道
志 》放在枕下 ，以便随时查阅 ，它已成
为我的好朋友， 我称其为咱华阳路街
道自己的 《辞海 》，有书中自有黄金屋
之赞叹。

六月底 ，外孙女牛铭薇经过摇号 ，
进入了延安中学集团旗下的省悟中

学。 我把《华阳路街道志》收录的 1948
年省悟中学师生参加的反对美帝扶植

日本示威游行照片、抗美援朝期间 ，省
悟中学师生欢送志愿军新战士赴朝参

战照片和省吾老学长吴学谦同志题写

的 “上海市省悟中学 ”校名照片 ，一一
指给孩子看， 志书居然能收入三张省
悟中学的历史照片 ， 其他本区学校是

难以望其项背的 。 省悟中学是中共地
下党在上海创办并领导 、 管理的唯一
一所中学。 我这么做是让孩子了解学
校的光荣革命历史 ， 培育孩子的荣誉
感和归属感。上半年，街道退伍军人曾
参观该校的校史展厅 ， 一张张解放前
该校地下党的斗争照片历历在目 ，牺
牲于天亮以前的烈士事迹感天动地 ！
我在留言簿上代表华阳老兵留下了铿

锵誓言。
在紧张修改拙文的日子里 ， 解放

日报刊载了 “凝聚力工程 ” 的新实
践———长宁区探索超大城市新兴领域

党建在全区域 、 全行业 、 全人群的覆
盖。新民晚报刊载了华阳路街道“凝聚
力工程”创新实践一直在路上 ，快递小
哥也从 “治理对象 ”变为 “治理力量 ”。
通过 “凝聚力工程 ”的新实践 ，凸显人
民至上的理念。

《华阳路街道志 》附录收入了我的
两篇文章 ，原载于老年报的 《武夷路 》
和长宁时报的 《万航渡路的前世今
生》。 这部巨制里能够有我的拙作 ，这
实在是我的莫大荣幸 。 完成本文初稿
后，我想：一个压在心头几年的心愿总
算完成了。 尽管窗外烈日炎炎 ， 但有
《华阳路街道志 》的陪伴 ，我感觉无比
惬意，酷暑似乎离我很远很远！

文 阿 Q

黄浦江上 ， 鸥鸟追逐嬉戏于舟
船 ，两岸风光旖旎 ，百年建筑与现代
楼宇交相辉映 ，绿植花卉与海派景致
交融 。周末 ，我与跑友们在滨江聚集 ，
边跑步边欣赏美景 ， 偶尔驻足拍照 。
宽阔的步道上人流如织 ，标志性的龙
门架前不断有人留影 ，宠物猫狗在主
人引导下摆出各种姿势 ，逗得围观者
忍俊不禁 ， 孩子们更是欢声笑语 ，手
舞足蹈 。 除了常见的猫狗 ，还有人饲
养着蜥蜴 、鸟雀 、香猪等宠物 。孩子喜
爱宠物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，不禁让我
想起年少在饲养宠物过程中发生的

忧喜参半的 事 。
记得我上四五年级时 ，精力特别

旺盛 ，除了吃饭 、睡觉 ，就是不知疲倦
地疯玩 。 打弹子 、玩弹弓 、扯铃 、斗鸡
等 ，可玩耍的花样多 ，根本没有钱去
购买仅几角钱的金鱼 、青蛙等 ，更别
说养猫养犬了 ，只能淘些不花钱的昆
虫类宠物饲养 。

有一次 ，我无意间翻阅了一本童
话插画书 ， 了解到蜜蜂擅长制作蜂
蜜 ，而蜂蜜在那个时代是被富裕家庭
视为滋补佳品 。 为了给家庭尽一份
力 ，我穿着拖鞋 ，跟随一位大哥哥来
到了苏州河西路的一家水果供应站 。
那里的大门宽敞 ，门口堆满了装着水
果的箩筐 。 我发现蜜蜂围着箩筐里的
桃子飞舞 ，轻轻地吸取着那些裂痕累
累的蜜桃 。 我趁机用大拇指和无名指
小心翼翼地捏住蜜蜂的翅膀 ，大拇指
甲紧紧按住蜜蜂的尾部 ，以防它的刺

扎入我的皮肤 ，然后迅速将它放入瓶
中 。 然而 ，即使再小心 ，也难免有疏
漏 ，我不小心让蜜蜂的刺扎进了大拇
指 ，顿时感到一阵剧痛 ，不久拇指便
红肿起来 。 我再也没有心思继续捕捉
蜜蜂 ，急忙回家 。到家后 ，我拿起一枚
用来缝补被褥的大针 ， 咬紧牙关 ，忍
着痛 ，一点一点地将扎在肉里的刺挑
出来 。 由于皮肤被刺破 ，鲜血缓缓渗
出 ，我只能涂抹红药水来止血消炎 。

近两个月的暑假 ，就在养宠物的
折腾中结束了 。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 ，
我对宠物的喜爱却丝毫未减 ，似乎随
着年龄的增长 ，越发地强烈 。那时 ，麻
雀是稻田的 “公敌 ”，成了人人喊打的
老鼠 ，捕抓麻雀成为一种时尚 。 一天
放学回家 ， 我看到弄堂隔壁的大叔 ，
手掌心里栖息着一只麻雀 ，他一边小
心翼翼喂食 ，一边与朋友交流 ，那只
麻雀非常乖巧温顺 ，不时在他手掌心
里跳跃 ， 仿佛被画了一个无形的圈 ，
不敢越界 。 围观的人都感到惊讶 ，纷
纷询问大叔驯养的秘诀 。 大叔却只是
笑笑 ，将麻雀抛向天空 ，麻雀飞起后 ，
沿着圆弧飞行 ，最终又落回到大叔的
手心 ，众人惊叹不已 。

我对大叔驯养麻雀的技艺充满

了敬仰 ，渴望能向他学习 。 但遗憾的
是 ，我不认识大叔 ，即使认识 ，他可能
也不会教我这个小孩子 。 一个月后 ，
我和小伙伴在树上发现了一个鸟巢 ，
里面有两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，我小心
翼翼地将它们带回家 ，用泡软的米饭
喂养 。幼鸟渐渐长大 ，开始鸣叫 ，我发
现它们是两只麻雀 。 于是 ，我再次产

生了向大叔请教的念头 。 在一次学校
组织的作文比赛中 ，我通过同桌认识
了隔壁班的阿强 ，他的父亲就是那位
大叔 。 阿强带我去见了大叔 ，大叔耐
心地教我驯养麻雀的方法 ，并叮嘱我
不要忽视学业 。 他的话让我深受启
发 ，至今难忘 。

在我精心的照料和驯养下 ，两只
麻雀逐渐长大 ，羽翼丰满 。 它们开始
结伴飞翔 ，但有一天 ，它们飞得更高
更远 ，晚上也没有回来 。我感到失望 ，
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。 经过几天的
忧郁和思考 ，我意识到 ，它们正处于
青春期 ，需要寻找伴侣 ，回归自然 。虽
然鸟笼舒适 ， 但那不是它们真正的
家 。 它们属于广阔的天空 ，那里才是
它们真正的家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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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樟树下

【居民随笔】

当年我们养宠物（老记忆之三十八）

2024.9.25 佐责任编辑 / 张蕾 执行美编 / 王陈君

《香樟树下》
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
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，我们想要找到提
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
你，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
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
方面有兴趣，欢迎投稿。

书面稿请寄：
龙华路 1887 号 3 楼华阳社区晨报

电子稿请寄：
dubingyan@sqcbmedia.com

酷热宅家细读书【下】
———《华阳路街道志》阅读札记

《军强国安》
作者 傅学敏


